
2015年（下） 43

值年园地

核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

也产生了令人烦恼的放射性废物（又称核

废物）。我国在核事业发展初期就非常重

视放射性废物的处理，为此，在 1960 年

我校设立了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的专业。

1959 年我从锦州铁路中学考入清华

大学土木系给排水专业，次年转到新成立

的原子能企业给水排水与放射性废水处理

专门化，即 03 专业。1965 年毕业，分配

至二机部第七研究所（现核工业集团公司

所属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从事放射性废

物管理科研工作至今。作为一名普通的清

华人，我达到了蒋南翔校长要我们健康为

祖国工作 50 年的目标。

半个世纪以来，我承担过多项放射性

废物处理科研及现场实践工作。这里只想

简单地回顾我参加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退役

实践的部分内容。国营 221 厂是 1958 年

建设的我国第一个大型核武器研制、实验

和制造基地，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

颗氢弹的诞生地。1987 年 6 月国家作出

了撤销国营 221 厂的决定，对该厂核设施

实施退役，对所有被放射性污染的设施、

设备、材料、厂房及环境进行整治，还牧

于民。1988 年初，我参加了该项工作。

第一步就是要查清停产后的 221 厂里

的设备、设施、厂房及环境中还存留多少

放射性，我们的术语叫“源项调查”。在

那些日子里，我每天晚上先在图纸上设计

取样布点，次日带领数十名取样人员到现

场进行放射性污染调查，即现场测量和取

样。由于 221 厂受放射性污染的面积大且

分布零散，特别是炮轰场，环境条件差，

取样是很辛苦的事情，在刮风的时候，沙

土飞扬，污染的沙粒进入鼻孔、耳蜗及衣

服里面是常有的，现场没有洗浴设施，只

能回到十多公里外的厂房里进行体表去

污。取样还是非常困难、繁琐和仔细的工

作，221 厂有十多个分厂，对每一个调查

区必须考虑污染材质、面积、深度、距离、

状态及放射性强弱和现场空间环境，精心

设计布点方案，使样品具有代表性和全面

性。为了不留后患，绝不能漏掉任何一块

可能污染的地方，每逢污染较重的情况，

我都争先进入污染区检测和取样，有时甚

我参加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退役工作

○谷存礼（1965 土木）

2010 年毕业 45 年时，谷存礼学长（右）
与李国鼎先生（中）和陈志义先生在环境楼前
合影留念



清华校友通讯44

值年园地

至是超时限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我们取了数千个样品，再经适当分类和恰

当包装后运回实验室进行分析，为退役实

施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第二步就是制定退役方案，即如何清

除并处理放射性污染物。其中关键的一个

问题是，退役后场地上残留多少放射性对

公众和环境是无害的，因为 221 厂退役是

我国第一个大型核设施的退役，要确保退

役后的场地对在其上面活动的牧民和生物

是安全的。为了慎重，在确定这个值的时

候，我们邀请了包括多位清华校友在内的

专家，我记忆中有李德平院士、李国鼎先

生及华旦、施仲齐、姜德熙、罗国祯等多

位学长。经过长达一年的论证，确定了残

留限值，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退役方案，

使 221 厂退役工作顺利开展。

第三步是对清除出来的放射性污染

物进行安全处置。这项工作要求将污染水

平较高的污染物运往他处，安全贮存；将

污染水平较低的污染物就地填埋在原场址

的处置设施中，使放射性核素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不会“移出”，与人类环境隔离。

为了防止放射性核素迁移，防水措施非常

重要。这就用到了水力学及土力学知识，

这两门课是我们的专业基础课，虽已时隔

二十多年，这些知识我还是记得的。由于

我是学工的，对工程知识了解较多，我和

其他几位同志提出多种处置方案，并由我

进行了概念设计，提出了适于在原场址建

造填埋废物的工程模式，在结构上加强了

防渗设计。施工中，有人提出大面积斜坡

防水施工困难，建议简化，我坚持不能简化，

一定要做斜坡防水，为此，需从近百公里

外运回粘土做防渗材料，防止或减缓放射

性核素向外迁移的可能性。在我的坚持下，

施工按原设计进行，实践证明我的坚持是

正确的。多年后的监测数据表明，设施是

安全的。1993 年 4 月 26 日，通过国家验

收后正式移交给青海省政府。目前，在该

设施旁边建造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览室。

1995 年 5 月 15 日宣布退役结束，经

国务院批准此地更名为西海镇，现为海北

州府所在地。至此，国营 221 厂已经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还牧于民。为了纪念那

段历史，竖立了一块“我国第一个核武器

研制基地”纪念碑。现在的原子城依然保

留着众多的实物纪念地，向人们展示了我

国人民在非常困难时期艰苦创业的历程。 

毕业后，从实验室的小型台架试验到

现场的实地验证实验，从在边远山区取处

理放射性废水用的土壤材料到设计大型的

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从自己的亲历实践

到培养新一代的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者，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是我前进

的动力，要做好工作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

础，还要勇于实践，既要能够独立工作，

还必须学会团队合作。

至今，我仍然记得 03 教研组的李国

鼎、刘鸿亮、陈志义、傅国伟、吴利泉、

俞珂等先生及其他老师，是他们教给我放

射性废物管理的基本知识，使我参加工作

伊始就能较快进入角色。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放射性废物管理还是一门非常陌

生的专业，没有教科书，甚至连一本正规

的讲义都没有，是老师们在极其困难的情

况下查找资料，通宵达旦地编写教材。陈

志义先生曾告诫我们：在大学里，老师教

你们的只是一条“线”，你们在实践中要

拓展为“路”，我记住了这一点。


